深入了解 积极引导
——改进“中国古代小说”教学的尝试

黄 强
中国古代小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文系学生应该批判继承中国古代小说的遗产，具备分析与鉴赏中国古代小说的能力。但是，近几年来，青年学生的价值观念、思想方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潮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阅读视野，于是出现了奇怪的现象：有的同学完全沉浸在西方小说的异国情调之中，在对中国古代小说无知或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却对中国古代小说不屑一顾。中国古代文学课面临危机，中国古代小说的教学面临困惑。作为一名中国古代文学教员，我常常在沉思：如何使同学消除种种模糊认识，让他们喜爱确有艺术魅力的中国古代小说，使课堂成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阵地。
深 入 了 解

按照教育学的要求，教者必须了解教学对象，寻找教学内容与教学对象原有知识领域的连接点。新时期进校的大学生，他们阅读中国古代小说的情况究竟如何？我连续五年在中文系八四、八五、八六、八七、八八级(大班)开展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调查以书面为主，要求同学主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一、你进校前读过哪些中国古代小说原著和外国小说原著？二、两者相比较，你的认识如何？三、作为一名中文系学生，特别是一名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学生，阅读中外小说的正确态度应当是什么？强调接受调查必须讲真话，反映实际情况。接受调查的同学共296人，男同学182人，女同学114人，从所收答卷来看，所有的同学
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因而296份答卷是可以信任的。
结果却发人深思。 进校以前系统阅读过中国古代小说原著(主要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有16名，仅占总数的5.4%。占总数94.6%的同学处于这种状况：偶尔翻阅过其中一部或几部，但从未看完，基本情节则是从连环画、电视剧和戏曲中了解到，或是从他人的介绍中了解到。62.4%的同学在入高校前阅读过五部以上外国长篇小说，进入高校后，“厚外薄中”的情况更为严重，82%的同学阅读重点完全在外国小说方面，仅有12.6%的同学考虑到中文系学生应该具有的知识面而系统阅读中国古代小说。也就是说，加上进校前系统阅读过中国古代小说的十六名同学，在讲授中国古代小说之前，仅有18%，即53名同学系统阅读过中国古代小说。其他同学中，有26人从未读过《红楼梦》原著，(其中24名为男同学)，42人从未读过《儒林外史》，14人不知道《镜花缘》这部书。 在比较中外小说时，不少同学从各个方面论证外国小说的优越性和自己“厚外薄中”的充分理由，认为外国名著数量丰富，阅读外国小说如同进入一种全新的艺术天地，有的同学甚至说：“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了新鲜空气，人们把眼睛抛向异域他方，一切以洋为好，这岂是文学小说独家可怜呢？在如此强大的社会思潮面前，怠慢一点自己的民族文学，又能算作多大的错？”
深入了解的结果表明：就整体而言，同学们对中国古代小说有着较大的心理距离。不扭转“厚外薄中”的阅读心态，不制止阅读视野的倾斜，在课堂上讲授中国古代小说不可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必须对某些模糊认识以尽可能有说服力的理论分析。
坦 诚 对 话

我讲授明清长篇小说以前，都事先和每一届同学交心对话，决不生硬地批评他们的阅读心态，那会适得其反，而是晓之以理，针对同学们存在的认识问题总是心平气和地谈谈自己的看法。虽然是师生关系，但不妨以一位普通阅读者的身份出现。口吻不是“你们必须喜爱中国古代小说”，而是“相信你们会喜爱中国古代小说的。” 因而课堂和平时谈话的气氛是坦诚的。通过对话，在这样几个方面统一同学们的思想认识： 
    一、中外小说比较，要比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长期以来，同学们在进行比较时，无形中形成了这样一种倾向：将外国名著的总和来与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相比，实际上是将中国古代小说放到了世界名著总和的对立位置，越比越觉得自惭形秽，这未免有失公允。我建议同学们公正地比较，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与某一外国的长篇小说进行比较。这样一比，就能看出中国古代优秀长篇小说
在总体数量上并不比别国少，从而能够比出自信心和自豪感。同学们普遍觉得，过去确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二、确立世界文学互补的观念。在肯定同学们大量阅读外国名著的同时，提醒他们注意灿烂的世界文学是由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千姿百态的文学组成的，失去了个性也就失去了光彩，民族特色可以互补而不可以替代。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因其具有的民族特色而能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我们可以在异国情调中大开眼界，却大可不必菲薄祖国古代长篇小说的“章回体”和“白描手法”。“一切以洋为好”的态度是不足取的。 
    三、阅读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不能“以偏概全”。有的同学并未熟读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便断言：“今天，之所以许多青年人不喜欢阅读和欣赏我国古典小说，与其中所具有的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有关。”这种过激之论，同学们在自己的讨论中予以了否认。大多数同学认为：中国古代小说固然有忠孝节义的封建说教，但也有反封建的更重要的一面。在系统阅读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之前，不宜轻下结论。
    四、了解中国古代小说这个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中文系学生必备的知识。同学们意识到：这实际上是最起码的要求。退一步说，我们可以特别喜爱外国小说，作为一名中文系学生，却没有任何理由不了解、不熟悉中国古代小说。
讲授中国古代小说以前，统一上述四个方面的认识是必要的，而且确有不少同学思想上大有触动。当然，不能指望同学们长期形成的阅读视野能够通过短时间的对话交心迅速得到改变，关键在于在具体的授课过程中，能否以中国古代小说特有的魅力吸引学生，使他们真正产生阅读兴趣，从而认识中国古代小说的价值所在。
积 极 引 导

为了尽量提高同学们了解中国古代小说的兴趣，我在按照教学大纲授课的同时，丰富教学内容，运用有效的教学手段，力求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建国以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渗透着极左思潮，这使得许多同学对之望而却步。因此，在接触具体作品之前，我简要介绍文革中“评红”“评水浒”的历史是非，将政治问题与某些学术问题区别开来，消除一些同学对小说原著的误解。 要想充分调动同学阅读和理解中国古代小说名著的积极性，单靠教师讲授那是不够的，必须唤起同学的参与意识，使他们真正进入作品的艺术天地。我在八四届讲《红楼梦》时，学期一开始就布置同学重新细致阅读这部文学名著。这部小说后四十回高鹗续书，为许多人所不满，电视剧《红楼梦》另辟蹊径，因而曹雪芹的前八十回实际上成为一个开放性结构。我要求同学根据自己的阅读体会，说明迄今为止，所有的《红楼梦》结局中哪一种你认为是最好的，如果都不能使你满意，那么请你为《红楼梦》设计一个结局，主要是两个方面：一、宝黛爱情的结局；二、贾府的结局。这两个题目相当大，有难度，但也有趣味，有意义。这就要求同学们必须仔细阅览原著，研究原著，作出自己的选择。由于准备充分，正式讲《红楼梦》时，全班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小组讨论的基础上，若干位同学作大会发言，课堂上同学们情绪高昂，气氛热烈，有的同学为此做了许多卡片，发言很有见地，令同学耳目一新。同学们普遍反映，这样的方式使得他们真正深入到了小说的核心，把握到了《红楼梦》的一些精髓。 古典文学名著不是博物馆中陈列的古董，它们之所以流传到今天，是因为它们仍有着鲜活的生命。讲授中国古代小说名著有一大有利条件，即它们之中的大多数均已被搬上电影和电视屏幕。而当它们成为电视剧或电影时，由于改编者审美意识的介入，它们往往体现了古代意识与现代意识的撞击。利用电视录像和古代文学名著的对比进行教学，往往能够加深同学们对作品的体验，如《聊斋》、《西游记》、《红楼梦》等等。《水浒》中的潘金莲形象在现代剧作家魏明伦笔下变得面目全非，对《潘金莲》这部荒诞剧，或褒或贬，天壤之别。我在讲《水浒》时，把这种古代意识与现代意识的撞击呈现在同学面前，让他们决定是非，了解《水浒》作者的妇女观和荒诞剧《潘金莲》改编的成功与失败之处。同学们反映这样的讲法，使得古代文学教学有现代气息。
在讲课过程中，我不回避对中国古代小说中所宣扬的封建意识的批判，同时更大力挖掘作品的积极意蕴。《聊斋志异》中的《黄英》一篇体现了这样一个主题：“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务求贫也。”这一主题至今仍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我抓住这一主题，组织八六级同学进行讨论，同学们既为作品巧妙的构思所折服，也为作者薄松龄在清代初年即提出这一主题而感到惊讶。 
    我在中国古代小说的教学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现在站在讲台上面对学生增强了自己的信心，更感到作为一个教师，教学方面的钻研也是无止境的。今后我还打算开展一些新的活动，如《聊斋志异》、《红楼梦》的常识竞赛，在同学中开展中国古代小说学术论文的评奖，促使同学们向阅读的深度发展。当然，一届届学生来自社会，思想观念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如何继承古代小说遗产，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将是我教学生涯中始终要积极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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